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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北宋園亭記散文的興盛背景 
 
    園亭記散文到了北宋成為大量的寫作題材，其背景乃源自於北宋園林發展的

興盛。北宋園林興盛的原因，可從兩方面來探究。其一，園林發展的歷史因素。

在北宋以前，中園園林的發展在漫長的時間裡已累積了許多經驗，其建造技術不

斷進步，北宋即接續著園林發展的輝煌成果繼續茁壯。其二，北宋當代的經濟、

政治與社會風氣等因素，促成了園林發展的盛況。 

 

 

第一節  北宋以前園林發展的概況 

一、從娛神到娛人 

    中國園林的起源，是一個從「娛神」到「娛人」的藝術觀念改變的過程。1最

早，園林萌芽於上古時代先民所幻構的「崑崙山」、「蓬萊仙島」等仙境，經過漫

長的歷史演變，才逐漸成為人世間享樂、逸遊的園林。 

﹙一﹚上古時期的仙境樂園 

    上古先民對其所生活的自然環境與自然界中的各種現象，如風雨雷電等，常

懷著敬畏的心理，因此產生了自然崇拜的信仰，而有了山神、河神、雨神、雷神

等自然界諸神靈的存在。透過原始宗教與神話，可以看到先民如何建構周圍的生

活環境和所認知的宇宙、萬物間的關係。 

    在《山海經》和《淮南子》中，可見到先民藉由自己的生活環境，幻構出神

靈們居住處所的景象。 

 

﹙1﹚﹙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爰有淫水，其清洛洛。

﹙《山海經‧西山經》﹚ 

﹙2﹚﹙崑崙虛﹚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四寸。上

有木禾，其脩五尋。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

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　有四百四十門，門

間四裏，裏間九純，純丈五尺。　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

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

                                                 
1 參閱曹林娣：《中國園林藝術論》，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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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

不死。﹙《淮南子．墬形訓》﹚ 

 

由於上古先民對於山嶽的自然崇拜，認為山具有神性，是神靈在人間居住的處

所，故產生了崑崙神話，而西方的崑崙山即天帝在下界的帝都。崑崙山中的「平

圃」、「囿」，或是「縣圃」、「疏圃」、「懸圃」等都是指稱神靈居住的仙境2。這個

仙境內所藏的都是美好、珍奇的景物：有樓城的建築，栽種了許多神樹，並畜養

各種奇禽異獸，仙境中還有池水、水流3的環繞，是先民們依其想望所創造出來

的崑崙樂園的景象。 

    除了西方的崑崙樂園，生活在沿海的先民也創造了東方蓬萊仙島系列神話。

《山海經》和《列子》中都有蓬萊仙島的記載。 

 

﹙1﹚蓬萊山在海中。﹙《山海經．海內北經》﹚ 

﹙2﹚其山高下周旋三萬裏，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裏，以

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之樹皆叢生，華

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列子．湯問》﹚ 

 

在先民的想像世界中，蓬萊仙島是東方海上的一座仙島，島上有美輪美奐的宮殿

苑囿、珍禽異獸與神芝仙果等神異之物，人們食用之後可不老不死。這是東方濱

海的先民們所嚮往的樂園景象。 

崑崙山與蓬萊仙島，雖分屬不同的神話系統，但卻不約而同的都是一個美

麗、富饒、健康長壽的美好環境，這是上古先民將嚮往的樂園景象依託在神話之

中。從崑崙山和蓬萊仙島系列神話的樂園中，可以發現先民幻構的仙境，已具備

了後世園林的基本要素：山、水、建築、植物等，且其佈局形式已是山、池的結

合，因此崑崙山和蓬萊仙島系列神話的仙境成為了園林發展的啟蒙。4 

﹙二﹚商、周的帝王苑囿 

                                                 
2 說文釋圃為「種菜」，曹林娣認為是漢人以今釋古，與原意不合。同註 1，頁9。 
3 池、水的設置亦源自於自然崇拜，因為水是生命延續的必需要素，故水對先民而言亦具有神性，
亦是神靈的居所之一。因此，源自於山嶽和水的自然崇拜，脫胎而成的「臺」和「池」，就成

為早期園林中的重要建築。參閱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6 月初
版 2刷，頁 12-15。 

4 曹林娣認為：「崑崙神話成為園林文化背景的依託，蓬萊神話又開拓了一個新的園林審美領域，

啟示了秦、漢『一池三島』宮苑佈局的創作。」同註1，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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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典園林的類型，以皇家園林最早出現，殷商時期稱作「囿」，秦漢時

期稱作「苑」。自《史記》將苑、囿合稱之後5，「苑囿」則成為皇家園林的專有

名稱。 

1﹒商代——娛人性質的初現 

    「囿」乃蓄養禽獸的場所，是園林最早的形式。而囿之中最主要的建築物是

「臺」，其最初的功用是具有宗教和政治上的意義。商人認為高大的山嶽是天帝

權力的象徵，可藉此與天神溝通。所以，源自於山嶽崇拜而產生的崑崙山神話，

對於最初的園林建築有重大的意義：「臺」即是模仿山嶽的形體而建造的，是商

王應天承命的權力象徵，亦具有向天神問吉凶禍福和祈求庇佑的作用。因此，中

國早期的園林是君主祭祀、通神和狩獵的場所，具有娛天神和神化君王的功用，

也具有娛樂君王的作用，且後者在商代末期愈趨重要地位。《史記．卷三．殷本

紀》記載： 

 

﹙帝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巨穚之栗，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

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

為池，懸肉為林⋯⋯。 

     

《史記》中載「慢於鬼神，大聚樂戲於沙丘」，可知沙丘最初應是商王祭祀天神、

人鬼的處所，用以娛樂鬼神，但商紂卻將其改建為個人享樂之處。從鹿臺、沙丘

苑臺中的大量宮室建築和酒池肉林的設置，可知到殷商末期，園囿的娛樂性質已

漸趨重要地位。 

殷商的園囿已具備了後世園林的部分特色，提供人們觀賞、遊樂的性質愈趨

明顯，已具備人工建造的池、臺與宮室等建築，也有林木、鳥獸等自然景物與生

物。這即是皇家園林的最初形式。 

2﹒周代——娛神到娛人的轉變期 

《詩經．大雅．文王之什．靈臺》載有周文王時期的園林概況6： 

 

                                                 
5 《史記．卷一二六．滑稽列傳》：「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穀關，西至雍陳倉」。 
6 《孟子．梁惠王》以為〈靈臺〉一詩是記載周文王之圃，後代學者多從孟子之說。但崔述認為
〈靈臺〉所載非周文王之事蹟，見《豐鎬考信錄．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初版﹚：「余
按：靈臺一詩，前詠靈臺，後詠辟雍；首尾相聯，似詠一王之事者。然而後篇稱鎬京辟雍，武

王始遷於鎬，故先儒皆以辟雍為始於武王，則靈臺亦非文王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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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

在靈囿，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經由〈靈臺〉一詩，可知周代的靈囿內有臺、有沼，囿中也有麀鹿、白鳥和魚等

生物，故具有田獵、觀賞的功用和娛樂性質。7 

    春秋戰國時期，因禮樂崩壞，原是專屬於天子之天命象徵的苑臺，逐漸成為

各國諸侯貴族遊賞宴飲的建築了。各國諸侯紛紛廣建宮室苑臺，以誇耀國勢強

大，並供君王和貴族享樂。8 

《述異記》中，記載了吳王夫差所建的姑蘇臺：  

 

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環詰屈，橫亙五裏，崇飾土木，殫耗人

力，宮妓千人。又別立春宵宮，為長夜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大池，池中

造青龍舟，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戲。又於宮中作靈館、館娃閣，銅鋪玉

檻，宮之欄楯皆珠玉飾之。9 

 

《述異記》描繪了「姑蘇臺」裡建有春宵宮與大池，是為夜飲與水戲之用，足見

其享樂之目的。東周時期，園林的休閒、逸樂性質已明顯提升。 

皇家園林是中國園林最早的發展類型，臺則是園林中主要的建築物，它們的

產生與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天子應天承命治理天下有密切的關係，也與崑崙神

話有淵源關係。因此，中國園林最初是為宗教、政治而服務的，是重在娛樂神靈

的。殷商末年，園林已初步顯露遊賞的娛樂性質。兩周以來，人文精神逐漸提升，

                                                 
7 多數學者認為周文王的靈囿既是帝王通神、田獵的場所，亦具有觀賞和生產的功用。如周維權
《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 8月初版 2刷﹚，頁 24；曹林娣《中國園
林藝術論》，頁14-15；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東大圖書，1991年6月

初版﹚，頁19。 
但王毅認為包括周文王靈囿之前的上古園林，其宗教與政治上的用途較為顯明，其園林建築、

自然景觀的設計皆與自然崇拜有關。臺模仿自山嶽，象徵神授的權力，水是生存的要素，故皆

具有神性的象徵。此亦上古園林中臺和池水結合的因由。而神靈對自然界中鳥獸和草木的佔

有，是其威靈的表現，且鳥獸亦是部族圖騰的象徵；故〈靈臺〉中所提及的鳥獸是君王應天承

命的「符瑞」的象徵，而非真有鳥獸在靈囿之中。所以，靈囿以前的上古園林仍未具有娛樂性

質。茲將王毅先生的不同見解附註於此。同註 3，頁 4-24。 
8 《春秋》中三見築囿的記載：〈成公十八年〉「築鹿囿」；〈昭公九年〉：「冬，築郎囿」；〈定公十
三年〉：「夏，築蛇淵囿」。 
《左傳》〈僖公十五年〉載有秦穆公之靈臺、〈襄公二十七年〉載有宋平公之臺、〈昭公二十年〉
載有齊國之遄臺等。另，於《左傳．哀公二十五年》中記載：「衛侯為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
飲酒焉。」足見當代諸侯已私建靈臺，作為飲宴享樂之所。 

9 見《述異記》，引自《太平廣記》第 236卷〈奢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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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囿、高臺等建築的宗教意義逐漸淡化，逸樂遊賞成了園林的主要功能。故中國

園林在周朝完成了從娛神到娛人的轉變。 

二、體象天地與模山範水 

    秦、漢時代是中國園林發展史上第一個造園的高潮，其宮苑建造的數量與規

模均甚為龐大，宮苑設計皆是模擬天地宇宙之現象，作為大一統帝國的象徵。此

時並將蓬萊神話中的仙境運用到宮苑景觀的設計，確立了「一池三島」的山水體

佈局。自此，水體、山體和建築成為中國古典園林的三大景觀要素。到了漢代，

出現了貴族、富商所建造的私家園林，以人工方式仿作山水景觀，成為模擬自然

山水設計園林景觀的濫觴。 

﹙一﹚秦、漢的宮苑——宇宙的模擬再現 

    秦始皇一統中原後，將風格各異的六國宮苑都建築在咸陽的北阪上10，以象

徵囊括四海的氣度。然而，秦始皇並不滿足於僅寫放六國宮室，於是開始模擬天

象來營造宮苑建築，將自己的地位提升至與天帝相等的境界。 

 

﹙1﹚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

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

道絕漢抵營室也。﹙《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2﹚始皇窮極奢侈，築咸陽宮，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制紫宮，象

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三輔黃圖．

卷一．咸陽故城》﹚ 

 

據《史記》和《三輔黃圖》記載，秦始皇所營造的朝宮，是參照神話中天帝之都

來營造，以達到天地相互對應的情形。依照天象來營造帝王宮苑，除了可作為帝

國之象徵和表現帝王至高的權勢外；天體星象的排列，亦可象徵人間的尊卑秩

序。11因此，「體象天地」成為秦代宮苑建築的基調，天體則成為宮苑佈局模仿

                                                 
10《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

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 
11《史記．卷二七．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

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節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司馬貞《史

記索隱》﹙《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85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初版﹚：「天文有五官，官者，
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故可知星象排序的位置，已被賦予尊卑

秩序、階級地位的觀念。因此，模仿星象所建造的帝王宮苑，亦具有人間尊卑秩序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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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象。 

    到了秦代，蓬萊仙島系列神話中的水上仙境，開始成為園林佈局的模仿對象： 

  

秦始皇作長池，引渭水，東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築土為蓬萊山。﹙《三

秦記》﹚ 

 

《史記》中載有秦始皇派遣齊人徐市率童男女到東海求仙藥12，故可知秦始皇嚮

往海上仙境，因而在宮苑中擬造蓬萊神話中的神仙海島，將其欲成仙不死的夢想

在園林中實現。而這也成了中國園林以人工築造假山的濫觴。 

    漢代繼承了秦代體象天地的造園手法，宮苑的建築、佈局也都是模仿天體星

象。《三輔黃圖》和班固〈西都賦〉都有描述： 

 

﹙1﹚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牽牛、織女於池之東西，以象天河。﹙《三輔

黃圖．卷四．池沼》引《關輔古語》﹚ 

﹙2﹚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仿太紫之圓

方⋯⋯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班

固〈西都賦〉﹚13 

 

因此，漢代是延襲秦代以星象為園林佈局的模仿對象，宮苑中的宮室格局、排列，

一如星宿在天上的位置，既展現出宇宙的面貌，也表現出人世的尊卑秩序。這樣

的造園手法，是秦、漢時代的宇宙觀與政治觀在園林藝術中的展現。 

    蓬萊仙島系列神話在漢代宮苑中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漢武帝和秦始皇一樣，

希求能長生不死，曾多次派遣方士到東海求仙人與仙藥，也曾多次親巡東海，希

冀遇得仙人而未果。14於是，漢武帝在建章宮北面的太液池中，模擬複製了所嚮

往的蓬萊仙島： 

 

﹙1﹚﹙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史

記．卷十二．孝武本紀》﹚ 

                                                 
12《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

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 
13 見《文選．卷一》：南朝梁．蕭統編，五南書局，1991年初版。 
14 參閱《史記．卷十二．孝武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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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蓬萊、方丈，刻金石為魚龍奇禽異獸

之屬。﹙《三輔黃圖．卷四．池沼》﹚ 

 

模仿海中神山的造園手法，提高了水體在園林景觀中的地位，形成「一池三島」

的佈局，也成為後世宮苑池山的設計模式。而水體、山體和建築也從此成為中國

古典園林的三大基本景觀要素。 

﹙二﹚漢代——私家園林的出現 

    到了漢代，園林不再是帝王的專屬，王卿貴族與富商大賈也紛紛建造私園，

《西京雜記》中即記載了皇親梁孝王和富賈袁廣漢的私園景觀。 

 

﹙1﹚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兔園。園上有百靈山，山

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

觀相連，延亙數十裏。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

弋釣其中。﹙卷二﹚ 

﹙2﹚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

西四裏，南北五裏，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

裏。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內。積沙

為洲嶼，激水為波潮，其中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延漫林池。奇

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

﹙卷三﹚ 

 

梁孝王的兔園規模甚大，園內有山，並有宮觀相連的建築群體，及人工水池

和洲渚，與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等。其園內建築和景物設計，與皇家苑囿不遑多

讓。 

富賈袁廣漢之園，規模雖不比與帝王囿苑、貴族私園，但園地所占面積亦廣，

園內景觀也非常豐富。袁氏之園，建有連屬的屋室，蓄養許多奇獸怪禽，並種植

了珍奇的草木，這些景觀設計與帝王貴族的園林追求是相同的。但是，平民的私

園無法像帝王苑囿一樣，以廣大的天然山林作為園林，於是便模仿天然山水來造

假山水：「構石為山」、「激水為波潮」，開啟了「模山範水」的造園手法。 

兔園乃是梁孝王與文人賓客會集的場所，從「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即可知娛樂、休閒和交際是兔園的主要功能。漢代私園的產生，使得園林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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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了帝王苑囿所具有的宗教、政治意義，而朝向遊賞、宴集的方向發展，促進

了後世文人雅士的園林活動的興盛。 

三、魏晉南北朝——從寫實到寫意的轉變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園林發展的一個轉變期。由於政治動蕩不安，影響了這個

時代民眾的思想。此時，儒學不再獨霸於學術殿堂，老莊哲學、玄學與佛學興起，

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多元發展。老莊哲學崇尚自然，玄學又將親近自然山水之美，

作為追求超脫玄遠的人格理想之途徑，與佛家的出世思想，在在影響了魏晉人的

思想和文化風尚，激發了他們對大自然的嚮往之情。中國園林就在這樣的時空背

景下走入了寫意的階段。 

﹙一）皇家園林的承繼與進步 

1.承繼秦漢宮苑「體象天地」的建築格局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皇家園林在景觀的設計上，依舊繼承了秦漢宮苑「體象

天地」、再現宇宙樣貌的象徵手法。 

 

﹙1﹚﹙青龍三年﹚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

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

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魏略》
15﹚ 

﹙2﹚華林園中有大海，即漢天淵池，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高祖於臺上

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仙人館，上有釣臺殿。並

作虹霓閣，乘虛來往。﹙《洛陽伽藍記．卷一》﹚ 

﹙3﹚玄洲苑、仙都苑，苑中封土為五嶽，五嶽之間，分流四瀆為四海，

匯為大池，又曰大海。﹙《歷代宅京記．卷十二．鄴下》﹚ 

 

《魏略》記載華﹙芳﹚林園16中富麗堂皇，其建築設計皆「如漢西京之制」。《洛

陽伽藍記》所載，則呈現出這種池中建山、臺的格局與「圖寫列仙」17，及蓬萊

山、淩雲臺等名稱，皆是沿襲秦漢苑囿的舊制。《歷代宅京記．鄴下》記載苑中

築五嶽、引水分流為四個水域，以象徵五嶽、四海，即是擁有天下之寓意。故魏

                                                 
15《三國志．魏書．卷三．明帝叡》裴松之注引《魏略》 
16 原名芳林園，因避齊王芳之諱，改為華林園。見《三國志．魏書．卷二．文帝紀》黃初四年
裴松之注。 

17 《洛陽伽藍記．卷一》。北魏．楊衒之著，世界書局，1974年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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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南北朝時期的帝王，對擁有天下版圖的雄心，與對仙境的嚮往，均透過繼承秦

漢宮苑的「體象天地」和「一池三島」的造園手法展現出來。18然而，此時皇家

園林的規模與氣象已大為削弱，不比秦漢了。 

2.藝術技術的進步與追求自然雅趣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皇家園林，雖然在建築格局上沿襲了秦漢時代的造園手

法，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也為園林藝術增添了新的成分。 

此時期的皇家園林，受到當代蓬勃發展的士人山水園林的影響，在象徵天地

宇宙的恢宏宮苑格局中，也注入了另一種審美情趣：追求虛靜、自然的意境。玄

風的高暢與士人文化中的文學藝術，逐漸影響到帝王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娛樂，

園林意趣中增加了較多的自然色彩和寫意成分，而這種改變在東晉以後更為顯

著。 

 

﹙1﹚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

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

「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慚而止。﹙《梁書．昭明太子傳》﹚ 

﹙2﹚簡文入華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

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世說新語．言語》﹚ 

 

蕭統藉詠左思〈招隱詩〉，來表示山水之中自有美妙的音樂，呈現出遊賞園林的

樂趣，在於園林本身的山水美景之中，不須外求於女色、聲樂，其所追求的即是

一種自然的真趣。而簡文帝對園林的欣賞感動，是在於園景的幽隱之情趣，與其

所引起的玄思神想，及由此而達到的和諧渾融的境界。19以上兩則例子，透露出

蕭統與簡文帝所追求的園林樂趣，是將自身全然的投入自然山水的懷抱，將山水

與鳥獸禽魚都視為審美的對象，並與自然融合為一體的審美境界，而這也是當代

人們都企求達到的審美目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皇家園林，雖仍沿襲秦漢時代仿造天地宇宙現象的建築局

格局，但受到時代精神的變遷與士人文化的影響，追求自然、雅逸的審美品味也

成為帝王貴族所嚮往的境界，促使皇家園林在帝國象徵的寓意與豪奢、輝煌的氣

                                                 
18 王毅認為曹魏直至北朝諸帝希望通過再現漢家苑囿建築舊貌，是為了表現自己克承帝統的政
治和審美目的，所以無不盡力追摹西漢苑囿的面目。同註 3，頁 69-70。 

19 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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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中，注入了一股清新脫俗的氣息。 

﹙二）私家園林的兩種形態 

    魏晉時期，士人寄情於山水，在山水之中追求道與自然，並領略到悠遊山水

中的適性快意。寄情山水、悠遊自然，成為了魏晉時期的社會風尚。而園林就在

追求山水情趣的社會風潮下大量興起，並朝向自然山水園的形態發展。以士大夫

為主體的山水審美和園林藝術，在此時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但由於園主人的身

分和審美品味不同，此時期的私家自然山水園林產生了兩種樣貌：一是以士人為

代表的園林，崇尚自然、和諧，意在暢情山水；一是以富商貴族為代表的莊園，

崇尚華麗、爭奇鬥艷。 

1.士人山水園林的先聲——追求自然、和諧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園林，是士人安身寄命的場所，也是士人生活情趣和個人

情懷的寄託。由於玄學、老莊思想崇尚自然、返璞歸真，及佛教的出世思想，激

發士人對大自然的嚮往之情，也對園林的造園藝術形成直接的影響：追求宛若天

成的自然山水園林。 

此時，魏晉士人不再像秦、漢宮苑以「體象天地」的手法再現自然景觀，而

是儘可能真實的模擬出自然山水的景色，希望藉此呈現出士人將自己融入無窮宇

宙的意趣，並將園林中人為造作的痕跡盡量消除掉。20 

 

﹙1﹚春詠登臺，亦有臨流，懷彼伐木，宿此良儔。修竹蔭沼，旋瀨縈丘，

穿池激湍，連濫觴舟。﹙孫綽〈蘭亭詩〉﹚21 

﹙2﹚松竹挺岩崖，幽澗激清流。消散肆情志，酣暢豁滯憂。﹙王玄之〈蘭

亭詩〉﹚22 

 

孫綽〈蘭亭詩〉中 ，描繪出蘭亭周圍的景觀：在自然風景區中增設一座人造的

亭臺，卻有「臨流」、「修竹」等園林景觀，企圖將天然與人為結合為一體，消弭

其中的隔閡，而人們則悠遊於這美好的景色中。王玄之在〈蘭亭詩〉的末兩句強

調：徜徉在青松翠竹、幽澗清流之畔，胸中隱含的煩悶憂愁，也滌蕩一空了，獲

得身心真正的輕鬆愉悅，達到了人與自然相融無礙的境界了。 

                                                 
20 同註 3，頁 81-82。 
21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 13。 
22 同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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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的士人園林亦常於園中栽種松、竹、柏等植物，一來可點綴園林景觀、

增加盎然生意，一來可藉此作為人格之寄託。以植物作為人格理想的象徵，深化

了園林意境的內涵，成為後代士人園林的特徵之一。 

魏晉士人雖崇尚自然，但仍有不少人工建築與花木共駐於園內。因為此時期

的士人園林不僅要重現自然山水景觀的面貌，更希望透過園林建築與自然景觀間

的和諧，來呈現士人與宇宙的和諧。因此，園林建築以融入自然景觀為原則。23 

2.富商貴族的華麗莊園與園林 

魏晉南北朝時期，因豪強貴族兼併土地，促成莊園經濟日益鞏固、發展。因

此豪門士族和地主們有能力在廣大的莊園內，從事造園活動和享受園林生活的閒

適。 

    西晉石崇的「金谷園」即是當時著名的莊園別墅。其所作的〈金谷詩敘〉中，

有金穀園的簡要介紹： 

 

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穀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

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

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盡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

時琴瑟笙築，合載車中，道路並作。
24 

 

金谷園是石崇晚年辭官後的退隱之地，園內有許多觀、閣，與人工開鑿的池沼，

是一座臨金谷澗的自然水景園。莊園規模之極大，有水碓、魚池、各式果實與藥

草等，是一座自給自給的園林化的莊園。 

    東晉謝靈運在會稽始寧亦擁有一個占地廣大、自給自足的莊園，據謝靈運〈山

居賦〉自注，此是其祖謝玄為避君側之亂的隱居處所25。 

 

    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吸 吐，款跨紆

縈，聯綿邪亙，側直齊平⋯⋯葺駢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對

                                                 
23 同註 3，頁 86-87。 
24 《世說新語．品藻》第 57則：「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
也。』」引南朝宋的劉孝標注石崇。 

25 「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傅既薨，遠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
歸，以 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意。經始山川，
實基於此。」見《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列傳》。 



 24

遠嶺，闢東窗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26 

 

謝靈運於賦中交代了山中居處的用意與周圍的自然環境，以及建築佈景如何與山

水景觀相結合，可見其莊園的規畫是經過一番用心設計的，亦體現出園林建造的

美感設計已逐漸走向與自然山水相結合的階段。 

    除了莊園式的園林，北方的私家園林因地理環境的關係，以城市型為主，其

中又以洛陽為盛。《洛陽伽藍記》中即記載了許多王公貴族宅和園林： 

 

﹙1﹚﹙昭德﹚里內有尚書僕射遊肇、禦史尉李彪、兵部尚書崔林、幽州刺

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惟倫最為豪侈。⋯⋯園林山池之美，

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嶔崟相屬；深

蹊洞壑；邐遞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

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

之士游以忘歸。﹙卷二﹚ 

﹙2﹚壽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間號為王子坊。⋯⋯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

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

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

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卷四﹚ 

 

上述資料顯示出，當時王公貴族競相築園修宅，宅園裡的建築極盡豪奢華美，呈

現出近乎綺靡的園林景觀。但在山水花木的造景方面，卻又崇尚自然山水的景

觀，以呈現山林野趣。 

然而在城市之中，要在有限的空間建造出重樓繁宇和豐富的山水景觀，築園

藝術必須借助「小中見大」與「紆餘委曲」的空間設計。因此築山理水有縮小的

傾向，並將景觀中的山巒、澗水、建築等，利用遠近、高低、幽顯等空間組合穿

插在一起，呈現出盤曲的空間藝術，而這即是中國園林造園風格由寫實邁向寫意

的重要階段。  

無論士人園林或仕宦的莊園、園林，魏晉時期的園林已走向自然、寫意的造

園藝術，並極力抹去人為造作的痕跡，力求與自然和諧、融合的關係，而這也成

為當代園林蘊含的深層意涵。這樣的園林設計理念，也影響了後世園林的建造，

                                                 
26 謝靈運〈山居賦〉，見《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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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士人園林的基調。  

﹙三﹚寺觀園林大量出現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於東晉、南北朝時開始盛行，因此佛寺的數量也大幅

增加。北魏奉佛教為國教，當時的佛寺已有一千餘所。27「南朝四百八十寺，多

少樓臺煙雨中」28，亦說明瞭當時佛教興盛、佛寺林立的盛況。而道教形成於東

漢，講求養生之道、長生不死及羽化登仙，亦在民間流行、興盛。 

隨著寺、觀的大量興建，也出現了寺觀園林29這個新的園林類型。佛教與道

教都講求修行，以達到涅槃或成仙的境界。而靜謐的山川林地是最適合修行的處

所，因為它遠離人世塵囂，自然的山林美景可以淨化心靈，有助於修行講經。在

佛、道的經典中，都有述及在自然環境中修行的便利之法，如： 

 

﹙1﹚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高僧傳．卷六．釋慧遠》﹚ 

﹙2﹚﹙正懿﹚曰：「吾亦知道無所不在，然人間修之，時亦有得，但古來

仙者，多託巖藪，成真之後，出而同塵。」上真亦曰：「大洞真經不

得人間詠之，詠之則大魔敗之也。」又葛仙翁將登真，別弟子鄭思

遠雲：「何不登名山，誦大洞真經，一諷而一詠，玄音徹太清。」由

是知入山非惟不是可欲，抑亦自然與經道相符⋯⋯﹙《高道傳．卷一．

侯楷》﹚ 

 

慧遠大師認為廬山清雅靜寂的環境，可使心靈安定。道士正懿雖認同道無所不

在，但也認為若入山林修行，則對修道成仙有所助益，其原因乃是「自然與經道

相符」。正由於山林的幽靜、清淨之氣，可使人心神清明，有助僧、道修行；又

宗教所倡之義理，與大自然之道相行不悖，故佛寺、道觀多建立在山明水秀之處。 

 

﹙1﹚ 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卻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壘基，

                                                 
27
《洛陽伽藍記．序》：「至晉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

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昭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

競摸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周室京

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 
28 杜牧〈江南春絕句〉，見《全唐詩》卷 522。 
29
寺觀園林包括了三種情形：其一，毗鄰於寺觀而單獨建置的園林，猶如宅第旁的宅園。其二，  
寺觀內部各種殿堂、庭院的綠化或園林化。其三，郊野地帶的寺觀外圍的園林化環境。參閱周

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頁 55-56。 



 26

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煙凝，石

筵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高僧傳．卷六．釋慧遠》﹚ 

﹙2﹚ ﹙楷﹚乃卜居於寒谷⋯⋯其居有清泉環流，三松偃覆，灑然幽寂，是

為棲真之所，遂號為三松觀。﹙《高道傳．卷一．侯楷》﹚ 

 

《高僧傳》與《高道傳》中，均有記載僧、道於佳山勝水之處建立精舍或棲真之

所。故其修行的處所，皆具有天然之美景，徜徉其中，令人心曠神怡，有助於悟

道修行。這一類建立在深山林壑的寺觀，擁有天然的山水花木景觀，等同於自然

山水園林。30  

    《洛陽伽藍記》所記載的洛陽城中寺院，大多都有述及其園林，或是寺院園

林化、庭院綠化的情形，如：  

 

﹙1﹚﹙景林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

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

樹夾牖，芳杜匝階。雖雲朝市想同巖穀，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風服

道結跏數息。﹙卷一﹚ 

﹙2﹚﹙光寶寺﹚當時園池平衍，果菜蔥青，莫不嘆息焉。園中有一海，號

咸池，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邑士子，至

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遊此寺。﹙卷四﹚ 

 

這些佛寺中的園林或庭院，規模雖小，但在有限的空間內，植樹種花、造池堆石，

也營造出充滿綠意生機、幽深靜謐的修行環境。由於佛寺內擁有雅緻的園林景

觀，文人士子也常到寺院園林聚集宴遊，寺院園林成了文人士子雅集的另一場所。 

    從上述資料，可知當時洛陽寺院的園林景觀並不亞於私家園林，且園林的景

觀佈置與私家園林幾無分別。31其原因除了寺觀園林亦受到當時代美學思潮的影

響，追求自然美景的賞心悅目；又因為有許多洛陽寺院是私人宅邸捐捨而成的，

                                                 
30 周維權認為「這類的寺觀不僅成為自然風景的點綴，其本身也無異於園林。」同註 29，頁 56–

57。 
31 同註 29，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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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園林亦是保持原宅園的面貌，故無異於私家園林。32 

四、唐代——士人園林的萌芽 

隋唐時代的皇家園林基本上仍是延襲漢代的造園風格，無太大改變。33而私

人園林在初盛唐時期，展現出豪邁曠達的氣度；中唐以後，則朝向「壺中天地」

34的造園藝術發展。這時園林景觀的命名已開始具有深刻之思想意涵，成為寄寓

士人精神與生命情調的士人園林之濫觴。 

﹙一﹚初盛唐——豪邁氣象的園林景觀 

初盛唐時期，因國勢的強盛和統一，使得士人私人園林呈現出一種盡收天地

豐華的豪氣，其中以王維的輞川別業最為人稱道。王維在擁有天然景觀的輞川山

谷中營造別業，《輞川集．序》中描述了別業中的景觀： 

 

餘別業在輞川山谷，其遊止有孟城坳、華子羅、文杏館、斤竹嶺、鹿柴、

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南垞、欹湖、欒家瀨、金屑泉、白石

灘、北垞、竹裏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35 

 

輞川別業裡是一座經過整體規畫、精心設計的大型園林，是由二十個景區、景點

組合而成，而每個景區或景點皆有王維和裴迪唱和的兩首詩，呈現出輞川二十景

的風采。試舉王維〈木蘭柴〉和〈竹裏館〉兩首詩來窺探輞川別業的風貌。 

 

﹙1﹚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木蘭柴〉36 

                                                 
32《洛陽伽藍記．卷三》：「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雍為爾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為寺。⋯⋯
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又河間寺乃河間王所捐捨而成，《洛陽伽藍記．

卷三》記載：「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為蓬萊仙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

磴礁嶢，朱荷出也。綠萍浮水，飛梁跨閣，樹出雲，鹹皆唧唧。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另

建中寺、願會寺、靈應寺、平等寺、景寧寺、歸正寺、沖覺寺、宣忠寺、開善寺、追光寺、大

覺寺、凝圓寺等十數所寺院，也均是貴族官僚或平民捨獻改建而成的。請參閱《洛陽伽藍記》。 
33 同註 3，頁 98-105、130。皇家園林的發展形態至漢代已大至奠定，均是追求「體象天地」的
基本型態，故在此略而不述。但在造園藝術和技巧上，則是承繼魏晉士人私園的追求自然和寫

意的方向繼續發展。 
34《後漢書‧卷八十二下．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費長房﹚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

一壺於於肆頭，及市罷， 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睹之，異焉。因往再拜奉
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

唯見玉堂儼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園林建築藝術遂以「壺中天地」意謂：在有限的環境中

容納精巧卻豐富、完備的景觀，足見自然之大，雖然園林小若壺中，卻別有一番天地。 
35 參閱《王摩詰全集箋注》卷 13：唐．王維撰，清．趙殿成箋注，世界書局，1996年初版 6刷。 
36 同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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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竹裏館〉37 

 

從這兩首詩，可知輞川別業中有觀景之處，亦有可供休息的館閣，應是一個包含

各種不同景觀和休閒功用的園林。王維為別業畫了「輞川圖」，二十景皆納入圖

中，畫中如有意境，開了後世寫意式山水園的先河。38王維以詩、畫來描述、描

繪別業中的景色，這座輞川別業可謂是詩情畫意的士人園林，並使士人園林又得

到進一步的發展，呈現出詩畫兼融的園林面貌。 

    從王維和裴迪相唱和的四十首詩，可完整勾畫出輞川別業的全景，得知是將

別業範圍內的自然山水風貌，加以規畫、設計景區和景點，網羅美景之精華於園

內，呈現出豪美之氣度與自然天趣之情韻。 

﹙二﹚中晚唐——「壺中天地」的空間原則與寄意題名的濫觴 

    中唐以後，士人山水園已經大量出現，有位於城外的山莊別業，也有位於城

內的城市宅園，讓士大夫在城市之中也可享園林之樂。而在一有限空間內，營造

精巧完備的園林景觀，此種「壺中天地」的境界，遂成為士人園林所追求的基調。 

 

﹙1﹚ 疏為回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仞，意擬衡霍；溪不袤數丈，趣侔

江海。知足造適，境不在大。﹙獨孤及〈琅琊溪述〉﹚39 

﹙2﹚ 簾下開小池，盈盈水方積。中底鋪白沙，四隅甃青石。勿言不深廣，

但取幽人適。泛灩微雨朝，泓澄明月夕。豈無大江水，波浪連天白。

未如床席間，方丈深盈尺。﹙白居易〈官舍內新鑿小池〉﹚40 

 

上述資料均指出，園林景物不須等同實體大小，但是對士人而言，卻是一個大自

然、宇宙的呈現。中唐以後的園林景物，在士人眼中是是蘊含天地情趣和生命的，

而非僅是縮小的山水景觀罷了。 

晚唐亦承接了中唐餘緒，以這種「窺細沙見世界」的生活態度和審美情趣來

營造園林景觀，使園林更富有寫意的抒情色彩。 

 

﹙1﹚ 一泓瀲灩複澄明，半日功夫劚小庭。占地未過四五尺，浸天唯入兩三

                                                 
37 同註 35。 
38 同註 1，頁 54。 
39 《全唐文》﹙清．董誥等編，上海古籍，1990年初版﹚，卷 389。 
40 《全唐詩》﹙清．彭定求等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初版﹚，卷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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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鷁舟草際浮霜葉，漁火沙邊駐小螢。才見規模識方寸，知君立意

象滄溟。﹙方干〈于秀才小池〉﹚41 

﹙2﹚ 暮色繞柯亭，南山幽竹青。夜深斜舫月，風定一池星。島嶼無人跡，

菰蒲有鶴翎。此中足吟眺，何用泛滄溟。(劉得仁〈宿宣義池亭〉)42 

 

無論是方干或劉得仁，他們皆在詩中呈現了園池雖小，然而只要能以「小中見大」

的審美情調去觀賞池周景物，亦可體會到蘊含在宇宙、大自然中無窮的樂趣。而

這種「壺中天地」的造園基調和審美情趣，到宋代時更為發揚光大。 

中晚唐的園林景觀雖蘊涵著詩情畫意，但園林大多不另行命名，而是以園址

所在地命名，或以園林主人名諱稱之，或以園內主要栽種物為名，其園名仍未寄

蘊深刻的意涵。但此時園林的景點，已先出現了具有深刻思想內涵的題名。《全

唐詩》中有題詠「忘筌亭」、「虛白堂」等詩作43，而這即是取《莊子》書中「虛

室生白，吉祥止止」44和「得魚忘筌」45之意，藉此題名寄寓園主欲修身勉德的

自期。因此，中晚唐時期逐漸開啟了藉由園林景觀的題名，寄寓園主對己身為人

操守的期許。然而藉由題名來警醒或彰顯園主的心志，須待到宋代才被大量運用

於園林之中，其園名與景點題名常是被賦予深刻的意涵。 

    唐代的士人園林是在魏晉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亦是追求自然，故園林景觀均

是和諧的搭配著，不顯人工造作之痕跡。唐代從詩情畫意的輞川別業，到題名寓

意運用的萌發，促使著士人園林朝向蘊含深刻寓意和意境的方向發展。 

 

 

第二節  北宋園林興盛的因素 

    北宋的園亭記散文，因北宋園林興盛，而成為大量寫作的題材。北宋園林的

興盛則受到當時代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土地的兼併、文人的

                                                 
41 同註 40，卷 651。 
42 同註 40，卷 544。 
43 白居易〈奉和李大夫題新詩二首各六韻。忘筌亭〉，卷443；白居易〈虛白堂〉，卷443；李
郢〈宿杭州虛白堂〉，卷590；羅隱〈虛白堂前牡丹相傳雲太傅手植在錢塘〉，卷664。以上

詩作皆參閱《全唐詩》。 
44《莊子．人間世》。參閱《莊子今註今譯》：陳鼓應註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11月修

訂版1刷。 

45《莊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

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同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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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與優遇、社會上遊園的風尚和隱逸之風的盛行，在在都成為促使園林充分發

展的因素。 

一、經濟因素——土地兼併的助興 

    唐代實施均田制，每丁授田百畝，其中二十畝為永業，不予收回，八十畝為

口分，死後須歸還國家，不許買賣；此時是屬於土地國有制。但自安史亂後，因

人民逃亡離散，戶籍散失，均田制已名存實亡。從唐末至五代、宋朝，土地私有

遂成為不可動搖的制度。隨著土地私有制的產生，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於是土地

便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形成「富者有連阡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46的情形。 

    宋代繼承中唐以來「不抑兼併」、「不立田制」的政策，使得土地私有化的情

形愈趨嚴重。於仁宗時代，雖然曾下詔限田，但因實施不易，不久此政令便廢除

了47。長久下來，遂形成「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成俗，重禁莫

能止焉。」48的情況。宋代的私有土地占全國墾田面積約百分七十至八十，而國

有土地卻僅約占全國墾田面積的百分之九點六而已，可知土地兼併情形之嚴重。 

    宋代擁有私人土地的所有者有：宗族、寺院、形勢戶與自耕農四種身分。宗

族擁有的土地稱之為「義田」或「義莊」，乃是家族的財產，為提供宗族子孫衣

食無缺、生活無慮的一種方式，始於北宋范仲淹。范仲淹購置義田，設立義莊，

以保障、照顧宗族人員生活的舉動，促使其他宗族亦相繼購買土地、設置義莊。 

 

﹙1﹚少時甚貧，既通貴，買田為義莊，以賙族黨友。﹙《宋史．卷三一六．

吳奎列傳》﹚ 

﹙2﹚贄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

殆百數。﹙《宋史．卷三三一．韓贄列傳》﹚ 

 

故可知，義莊、義田的設置，在北宋時期已相當普遍，而此舉亦加劇了土地兼併

的情形。 

    自南北朝以來，寺院即擁有大量的土地，並招佃收租作為其經濟來源。宋代

                                                 
46《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本紀．咸通十三年》。 
47
《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仁宗﹚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

下毋過三十項，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

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蔔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

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 
48 《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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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亦領有大量的農地，且享有不須納稅的優待。因寺院享有免稅之優待，有些

繳不起田稅的自耕農，遂將農地獻給寺院，民田併為寺田之後，也可免納稅，而

自耕農則降為寺院之佃戶。又因宋代皇室崇教風氣盛，賞賜寺院莊田的實例亦不

少49，也促使大量土地落入寺院，成為寺田。 

    形勢戶即官戶，與寺院享有同等的優待，雖擁有的土地，卻免差役和地租。

官戶擁有大量土地，始於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勸慰開國功臣歸老享福，並賜以大

量田產、土地50，功臣名將爭作大地主遂成一時之風氣。形勢戶亦因免差役與田

稅的緣故，貧困的農民多獻田給形勢戶，於其名下作佃戶，以躲避差役和田稅51，

更促使已有大量土地的形勢戶，擁有了更多的土地。 

    自耕農乃是擁有自己田地的農民，但是因為要負擔田稅與差役外，還要代負

官戶和寺院減免下來的稅額和差役，使得大批自耕農獻田給寺院或官戶，降為佃

戶。因而，大量的土地遂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 

    宋代的土地兼併情形嚴重，大量的土地壟斷在少數人的手中。但也由於土地

的兼併，使得需要廣大土地面積的園林得以興建。 

二、政治因素 

﹙一﹚帝王禮遇文士 

    宋太祖經由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後，深諳軍人執政的危險。因此，立國之初，

除提高君權，實行中央集權制外，亦刻意推行文人政治，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

廣開科舉考試，增加士子錄取名額；設立特奏名制，照顧屢試不中的舉子；廢除

釋褐試，進士及第可立即授官；進士升遷迅速；52這些都是宋代朝廷對文士的禮

遇。 

宋代朝廷對文官的待遇也極為優渥。宋代官戶享有免徭役和賦稅的特權；臺

省官六品以上、其他官五品以上，其子孫不經選舉即有任官之機會；文官俸祿甚

厚，高於武官；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職多由文人擔任；種種的優渥待遇，遂使宋

代的文人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局面，也促使平民百姓樂於當知識分子，希冀藉

由科舉制度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而文士地位的提升與人數的增多，也促進了士

                                                 
49 參閱黃敏枝：〈宋代寺觀與寺觀莊園之研究〉，《大陸雜誌》第 46卷第 4期，1973年 4月。 
50《宋史．卷二五○．石守信列傳》：「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

以終天年」。 
51《文獻通考．職役》：「鄉村有莊田物力者，多苟免差徭，虛報逃移，與形勢石同情啟倖，卻於

名下作客戶，隱庇差徭。」 
52 參閱《宋史．選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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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園林的發展。 

﹙二﹚帝王對園林的愛好 

    古代帝王多重視皇家苑囿的建造，藉此彰顯皇家的氣派，並作為自己遊賞觀

覽的處所。而北宋徽宗更親自參與了皇家園林「艮嶽」的設計與建造。宋徽宗是

一位多才多藝的皇帝，詩文書畫皆擅長，又酷愛奇石名花。他將對自然山水的嚮

往與造園理念構之為圖，命人依圖施工，因此「艮嶽」富含了濃厚的士人園林意

趣。 

    艮嶽始建於政和七年﹙1117年﹚，於宣和四年﹙1122年﹚建成，歷時六年完

工。園成後，宋徽宗親自撰寫《艮嶽記》53，對園內景物和設計作了詳細的描述。

試摘錄部分文字，以窺探這座皇家園林的規模和造景： 

 

﹙1﹚ 設洞庭、湖口、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

取瓖石奇特異瑤琨之石。⋯⋯又支流為山莊，為迴溪。自山蹊石罅，

搴條下平陸，中立四顧，則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

或低，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凋。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

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崖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

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填委也。 

﹙2﹚ 東南萬里，天臺、雁蕩、鳳凰、廬阜之奇偉，二川、三峽、雲夢之

曠蕩。四方之遠且異，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並包羅列，又兼其

勝絕。颯爽溟涬，參諸造化，若開闢之素有。雖人為之山，顧其小

哉。 

 

從上述文字可知，艮嶽是一座結合了自然山水景觀和人工建築的皇家園林，將山

巒、流水和建築等運用了遠近、高低、幽顯等空間組合來穿插，營造出紆餘委曲

的空間美感。宋徽宗並命人收集江浙一帶的奇花異草、珍禽異獸、玲瓏石峰等54，

將其作為艮嶽造景設計之用，怪不得宋徽宗會誇口：「四方之遠且異，徒各擅其

一美，未若此山並包羅列，又兼其勝絕。」由此亦可知，宋徽宗為建造艮嶽花費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53 《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卷 54。 
54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自政和訖靖康，積累十餘年，四方花竹奇石，悉聚於斯。」張
淏《艮嶽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初版﹚：「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瑰麗，
極於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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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所好，下亦從之」，在宋徽宗傾其全力去營造艮嶽的影響下，也帶動了

當時代的高官巨賈投入園林的興造。 

﹙三﹚士大夫仕途不如意 

    北宋士大夫在遭逢貶謫或仕途不遂之時，往往在其貶謫之地或罷官歸隱之

處，尋一清幽之地建構園亭，以園林作為他們精神生命的依歸和安頓之處。如蘇

舜欽因罪罷官，南遊蘇州時，則欲得一高爽虛闢之地，植林構亭以舒展其胸懷，

遂以四萬錢購得錢承佑之舊池館，於北碕建設「滄浪亭」。蘇舜欽於〈滄浪亭記〉

中提及： 

 

      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眾驅，因之復能見乎內外失得之原。沃

然有得，笑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為勝焉。55 

 

蘇舜欽認為自己因罪罷官，卻因此能得到滄浪亭此一優美園景，使自己在這空曠

遼闊的環境，亦安於淡泊虛靜的心境，而能看見內外得失的本源，傲然嘲笑古往

今來爭名奪利之人。雖其未能完全忘懷外物，但卻能藉著滄浪亭的幽曠景色，來

克服對利祿的欲望。 

而蘇轍〈黃州快哉亭記〉中也提到： 

 

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

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

目之勝以自適也哉！56 

 

文中蘇轍肯定因罪被貶至黃州的張夢得不以貶謫為憂，於公務閒暇悠遊於山水之

中，故即使處於困窮境地亦能無入而不自得；更何況如今有長江之水洗滌其胸

襟，西山白雲與其為伴，更能盡情於耳目之美以求自身的安適愉快！藉此，也慰

勉哥哥蘇軾和自己擺脫貶謫的困境，將其不幸的遭遇忘懷在美麗的山水景物之

中。 

在幽深曠遠的山水園林景觀中，不得意的士大夫得以從中得到心靈的慰藉，

他們將理想寄託於園林景觀之中，亦從園景中領悟人生道理，並抒發其原本鬰悶

                                                 
55 《蘇學士文集》卷 13；《全宋文》第 21冊，卷 878。 
56 《欒城集》卷 24；《全宋文》第 47冊，卷 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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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情。於是，園林更成為了謫官、罷官士大夫的心靈安慰。 

﹙四﹚士大夫用以宣揚上恩、呈現善於治政 

北宋士大夫在尚文抑武、崇尚文教的政治環境下，逐漸發展出以道德風教為

己任的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即使立亭建堂作為宴休之所，或作為與民同遊同樂

之處，多有宣揚天恩、展現天下承平境況的寓意。韓琦於〈相州新修園池記〉和

〈定州眾春園記〉中，就提到修築園池使人民有觀遊之所，以呈現天下太平之盛

況，是為吏者之責任。 

 

﹙1﹚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佈上恩，使吾屬有此一時之樂，

則吾名園之意，為不誣矣。﹙韓琦〈相州新修園池記〉﹚57 

﹙2﹚不有時序觀遊之所，俾是四民間有一日之適，以樂太平之事，而知

累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過也。﹙韓琦〈〈定州眾春園記〉〉﹚
58 

 

北宋士大夫亦多認為，為政者需於公暇之餘與賓友宴遊，適度的休養生息，

才能保持體康志寧，以治理政事，這才是善於治政的表現。 

 

﹙1﹚乘其閒也，燕賓友，接和好，是亦為政也。(蔡襄〈杭州清暑堂記〉)59 

﹙2﹚縣邑之任，有社稷民人之樂，兼典刑政令之重。⋯⋯大率神過用則

疲，形太勞則殆。鄙吝乘間而得入，和粹有時而致虧。君子防其然

也。故官寺設宴息之所，公日著休澣之休令。﹙胡宿〈潤州金壇縣清

修亭記〉﹚60 

 

諸如此類的例子，在北宋文人的園亭記散文中不勝凡舉。除此之外，士大夫們亦

認為「所謂宴息者，蓋以育自彊不息之德歟！」61主張文人在宴遊休息之際，寄

情於園林景觀，可培養、豐厚其德性。而在宣揚皇恩，呈現政通人和之太平盛況，

與士大夫藉此休養生息、培養自身道德等目的之下，園林亭閣的興建亦在此背景

之下蓬勃發展。 

                                                 
57 《安陽集》卷 21；《全宋文》第 20冊，卷 854。 
58  同註 57。 
59 《蔡忠惠集》卷 25；《全宋文》第 24冊，卷 1018。 
60 《文恭集》卷 35，；《全宋文》第 11冊，卷 466。 
61  胡宗愈〈重修東齋記〉，《全宋文》第 38冊，卷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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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因素 

﹙一﹚遊園風尚普遍  

    北宋時期，到園林觀覽或聚會的風氣十分普遍。孟元老於《東京夢華錄》中

有宋人在節慶時日紛至園林賞花、遊覽的記載： 

 

﹙1﹚ ﹙元宵節﹚收燈畢，都人爭先出城探春，州南則玉津園外學方池亭

榭、玉仙觀，⋯⋯以西宴賓樓有亭榭，曲折池塘秋千畫舫，酒客稅

小舟，帳設遊賞。⋯⋯州西北元有庶人園，有創台、流杯亭榭數處，

放人春賞。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園圃，百里之內，並無闐地。(卷

六) 

﹙2﹚ 九月重陽。都下賞菊有數種。⋯⋯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倉王廟、

四裏橋、愁臺、梁王城、硯臺、毛駝岡、獨樂崗等處宴聚。﹙卷八﹚ 

 

由《東京夢華錄》可知，北宋民眾於元宵節和重陽節時，有遊園賞花的習慣。從

園圃和遊客之多，顯現出當時遊園風氣的盛行。 

邵伯溫《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和歐陽脩〈風俗記第三〉亦分別載有民眾到園

林賞花之盛況： 

 

﹙1﹚ 歲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雜花盛，三月牡丹開，於花盛處作園囿，

四方伎藝舉集，都人士女載酒爭出遊園亭勝地，上下池臺間。﹙邵

伯溫《河南邵氏聞見前錄》﹚ 

﹙2﹚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

花開時，士庶競為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為市井，張幄

帟，笙歌之歌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

宅。﹙歐陽脩《洛陽牡丹記．風俗記第三》62﹚ 

 

從《東京夢華錄》、《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和〈風俗記〉可知，北宋人常於時節之

日或花期之時，相率到開放的園林中宴會或賞花，這樣閒適、愉快的遊園習慣遂

成為一時之風尚。而北宋民眾這股觀遊風氣的盛行，也進而促使了園林的興盛與

建造。 

                                                 
62 《歐陽文忠公集》卷 72；《全宋文》第 18冊，卷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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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崇尚隱逸的風氣  

    唐末五代時期，政局動蕩不安，士人為了明哲保身，紛紛遁世隱居。宋立國

之初，即得到不少五代隱士，有戚同文、陳摶等人。歷代隱逸傳中的人數，以宋

代為最多，共有四十三人，其中北宋就占了三十多人，從人數之多足以顯現當代

隱逸風氣之興盛。63 

    宋代君主對待隱士極為優渥。太祖賜許瓊父子襲衣、犀帶、銀鞍勒馬、帛三

十匹、茶二十斤，授永鄢城令。太宗禮待陳摶，詔賜號希夷先生，並賜紫衣一裘；

又增建陳摶居住的雲臺觀，與之以詩賦相和。真宗待隱士亦很優厚，曾命人繪製

种放和魏野的隱居圖像。64帝王的喜好對時代的風尚有極大的影響，故其對隱士

的優待，亦促進了宋代隱逸之風的盛行。 

    又「仕」與「隱」常是士人的兩難抉擇。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士人，多以內

聖外王為其價值取向，以《大學》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為執行的步驟。當士人自忖已達到修身的內在工夫後，便要透過政治來實現他的

理想：治國與平天下，因而士人除了投身仕途以實踐自己的抱負外，似乎別無他

法。然而，個人的理想有時與政治的大環境會產生衝突，在無力改變的狀況下，

「仕」與「隱」的兩難抉擇就出現了，何者才是士人的存身之道呢？關於仕、隱

之間的選擇，《論語》中記錄了孔子的看法： 

 

﹙1﹚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泰伯〉 

﹙2﹚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 

 

又孟子於〈盡心上〉也有相同的見解：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 

 

孔子與孟子皆認為，在亂世、無法施展抱負之時則隱，在有道之世則出仕、實踐

理想，德披於民。於是，在國家政局動蕩不安之際，常會產生大批的隱士，退居

                                                 
63 《後漢書．逸民傳》17人，《晉書‧隱逸傳》38人，《宋書‧隱逸傳》17人，《南史‧隱逸傳》

31人，《北史‧隱逸傳》6人，《隋書‧隱逸傳》4人，《﹙新舊﹚唐書‧隱逸傳》均是 20人，《金
史‧隱逸傳》12人，《元史‧隱逸傳》6人，《明史‧隱逸傳》11人。參閱林天蔚《宋史試析》，
頁 27、116-117。 

64 參閱《宋史．隱逸傳》，卷 45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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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 

    由於北宋朝廷尊崇文人、禮遇文人，使得文人在社會、政治上有崇高的地位，

進而產生強烈的自覺心，積極實踐儒家淑世濟人的精神，背負著以天下為己任的

使命感。但是北宋朝廷因為政治意見的不同導致黨爭不斷，不少士大夫因而受到

貶謫。若依孔孟之言，此時是否該是「無道則隱」的時機呢？北宋士大夫雖然也

嚮往隱居的閒適之樂，但其強烈的救國救民的使命感，又使其無法辭官歸隱。於

是，可建築在城市之內的園林，遂成為滿足文人仕進與隱逸並舉的最佳場所。 

    劉天華先生認為，「若儒道互補是我國古代藝術的主要思想線索，那麼園林

藝術所創造的既可出世——隱居於城市山林，嘯傲泉石；又可入世——闔家觀

聚，進行社交往來的生活環境，便是這一思想在傳統藝術上最具體的表現。」65

蘇軾〈靈壁張氏園亭記〉和蔡襄〈葛氏草堂記〉就道出了隱於城市的便利與快樂： 

 

﹙1﹚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

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園於泗汴之

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

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

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蘇軾〈靈壁張氏園亭記〉﹚66 

﹙2﹚ 公綽指而謂予曰：「宅於山，雖有巖壑靚深之趣，然與人遠，欲從

賢豪遊，不可得也。至於都城，雖與人近，然俗塵時溷人意，欲自

清邁，不可得也。吾不晦於山，不迫於城。⋯」﹙蔡襄〈葛氏草堂

記〉﹚67 

 

蘇軾指出在張氏園亭內可享山林燕遊之樂，然而它卻沒有隱居山林之不便，位於

汴京的東邊，交通便利；可出門而仕，閉門而隱，無仕與隱的抉擇難題。既可於

政治上積極實現抱負，亦可徜徉於自然風光之中，享受親近山林的閒情。而葛公

綽亦指出了居住於山林和城市各有其利弊，唯有宅於居所的園林之中，可同享山

林幽靜美景之趣，和與人交遊之樂，故說己不晦於山，亦不迫於城，乃是此意。 

於是，中隱於城市園林之中，或於任職之處所，建造一個小型園林，讓自己

既可展現政治理想，又可滿足山林之志的嚮往，就成了許多北宋文人的選擇，並

                                                 
65 劉天華：《畫境文心——中國古典園林之美》，三聯，1994年初版，頁 11。 
66 《蘇文忠公全集》卷 11；《全宋文》第 44冊，卷 1968。 
67 同註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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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促進了園林的興盛。 

四、文化思潮背景 

﹙一﹚繪畫藝術的影響 

    中國的山水詩、山水畫和山水園林，均是屬於自然風景之藝術，且皆為士人

吟詠性情的蘊藉。這些藝術相互影響、滲透，遂成為「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

是地上之文章」68。因此，山水畫也成為促進園林發展的因素之一。 

    北宋政局的統一，及當代帝王的崇文政策與雅好書畫的興趣，為當時的繪畫

藝術提供了有利的發展條件。宋代畫院規模盛於前朝，甚至取士之法，首開於詩

文論策外，兼試以畫。並以古人詩句命題，補試四方畫工69，除了繪畫技巧之外，

又重畫工思想，要求其以形象之藝術，表現詩中之神趣。故詩中求畫，畫中求詩，

足見當時繪畫之文學化。 

    而當代之文人如蘇軾、文同等亦喜作畫，注重繪畫之筆情墨趣，以簡逸幽淡

為神妙，開創了「文人畫」之先河。70俞劍華在《國畫研究》中對宋代文人繪畫

之特點有精闢之見解： 

 

中國繪畫自宋朝起漸脫宗教之束縛，但一方面又漸受文學之牢籠。以其

時文人學士，率皆游心翰墨，寄情山水，而又非專門名家，並未受繪畫

上基本技能之嚴格訓練。不過心中有此一段意思，藉筆墨以為攄寫之

具，所寫之究為何物，所寫之物似與不似，並未加以重視。惟以其人品

高尚，文學豐富，詩意優長，畫法超逸，故所作雖不精工，亦自有一種

秀逸高雅之氣，捕人眉宇，所謂逸品，所謂文人畫，所謂士氣，所謂書

卷氣，所無縱橫習氣，俱屬此類。71 

 

故可知，文人畫之特點乃注重心物交融，注重詩意、繪畫的抒情性——有我之境，

注重寫意傳神；與傳統繪畫追求形似或形神兼備皆不同。 

    在第一節「北宋園林發展的概況」中即已提到，園林的建造藝術自魏晉南北

                                                 
68 張潮《幽夢影》卷 1。 
69 俞成《螢窗叢說》：「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
搶選幾人許。」引自姚瀛艇等編著：《宋代文化史》，昭明出版社，1999年初版，頁569。 

70 所謂「文人畫」這個概念最早由明代董其昌提出：「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參閱彭修銀：《中
國繪畫藝術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12月初版 1刷，頁 52-53。 

71 參閱俞劍華：《國畫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8月初版 1刷，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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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已逐漸從寫實走向實意。在園林空間限制的條件之下，因無法容納實體大小的

山水景物，遂走向以一石一池來象徵自然環境中的山水景象。這種追求意蘊的園

林藝術，與文人畫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而文人畫又偏愛以山水為繪畫題材，與園

林藝術為自然山水之重現，有著共同的表現對象，因此，葉朗說： 

 

園境和詩境、畫境在美學上有共同之處。這共同之處就是「境生於象外」。

詩境和畫境都不是局限於有限的物象，而是在有限中見出無限。同樣，園

林的意境，也不是一個孤立的物象，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築港，不是一片有

限的風景，而是要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這種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比

之一個孤立的物象，能夠給予遊覽者更豐富的美的感受。
72 

 

文人畫與園林均是追求「境生於象外」，從有限之中見出無限。因此，北宋時期

逐漸興起的文人山水繪畫，遂影響了園林的發展。其中，不少文人亦將其造園理

論繪諸於圖象，並將其實踐於園林的修築，使得園林藝術與繪畫藝術之間的關係

更加緊密。 

﹙二﹚佛、道的盛行 

    北宋時期，因帝王大力提倡佛、道兩教，促使佛、道兩宗教在當代大為興盛。

宋朝從前代滅佛的經驗中，體認到佛教終究無法滅除，且佛教教義又有利於鞏固

帝王政權，故對佛教採取保護提倡的政策。後周世宗時期曾下詔禁度僧尼，廢寺

院；宋太祖即位不久，即下詔當年應廢卻未毀損的寺院加以保存。宋太祖對請遊

西域的沙門僧人賜錢三萬遣行，並命人雕造《大藏經》印版。由此，可知宋太祖

對佛教的保護和提倡。而宋太宗則曾對趙普等人說：「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達

者自悟淵微，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究宗旨。⋯⋯雖方外之說，亦有可觀

者，卿等試讀之。」73太宗也努力提倡佛教，在五臺山、峨嵋山、天臺山等地大

建佛寺外，並命人編撰僧史僧傳，且恢復了唐憲宗元和以來久已停止的譯經事

業。太祖和太宗對佛教的保護、提倡政策，亦為後世皇帝所繼承，故佛教在宋朝

蔚為興盛。 

    宋朝對道教亦大力提倡，因從前代佛道的鬥爭中，認識到道教對政權統治的

鞏固亦不可或缺。宋太宗命人收集在五代兵火中散失的道教經典，且命徐銘、王

                                                 
72 參閱葉朗：《中國美學的開展》，金楓，1987年初版，頁 193。 
73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大平興國八年十月甲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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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偁等校正。而真宗更是狂熱提倡道教，自創一道教之祖「趙玄朗」，而改太上

玄元皇帝為太上混元皇帝，使與唐高宗之封號相對，改玄聖宣王﹙孔子﹚為至聖

文宣王，以避趙玄朗之諱。在真宗的推行之下，天下始遍有道像，而道教之風習

亦成為中國人固有之習穀。宋徽宗亦崇道教，自稱是神霄帝君臨凡，諷臣下冊封

他為「教主道君皇帝」，並詔求道教仙經於天下。在帝王的推廣下，道教遂成為

當代流行之宗教。 

    在第一節「北宋園林發展的概況」曾提及：佛教與道教均在靜謐的山川林地

修行，以求靜化心靈、達到槃或成仙的境界，故佛寺、道觀多建立在山明水秀之

處。而為親近、普及眾生，選擇在城市及其近郊建立的寺觀，則以人為的方式營

造出清幽寂靜的環境，形成寺觀園林。在北宋時期，佛教與道教的盛行，遂也帶

動寺觀園林的發展。 

 

 

第三節 北宋園林發展概況 

根據文獻資料和園亭記散文中的描述，可略見北宋時期私家園林發展的概

況，與園林建築的特色。本節即從《洛陽名園記》與園亭記散文中，擇幾座較能

呈現園林景觀與設計的私家園林加以介紹，以呈現北宋園林的發展概貌與特點。

雖然北宋園亭記散文中，對士人於園林中所從事的活動多以簡筆帶過，但搜集網

羅所有園亭記散文，亦可窺見些許北宋士人在園林中的生活情形，呈現出當代士

人於園林中的生活情調。 

一、北宋私園概貌    

﹙一﹚因襲舊園基址再造 

北宋園林建造興盛，高官達人購地築園，或士大夫於官署之側修建宴休之

所，這些園亭多是利用隋唐或前人的廢園基址，再度修復興建的。李格非於《洛

陽名園記》中記敘他所親歷的名園十九處，其中這些園林即多是因襲隋唐舊園基

址再造的： 

 

﹙1﹚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為近闢。﹙富鄭公園﹚ 

﹙2﹚ 節度使苗侯，既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園宅又號最

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構之。﹙苗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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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名園記》中指出，富鄭公園是洛陽少數不利用舊園址而另外新開闢的園

林，而苗帥園則是利用王溥的舊園，再以修葺建造的。而從北宋文人的園亭記散

文中，亦可窺探到此事實：  

 

﹙1﹚ 渚者合江故亭，唐人宴餞之地，名士題詩，往往在焉。久茀不治，

餘始命葺之，以為舩官治事之所。﹙呂大防〈合江亭記〉﹚
74 

﹙2﹚ 乃相治署之西北墉，得廣輪方十弓之地，有軒宇遺基在焉，高山環

前，長川帶旁，下視郛郭，闤闠鬨然。⋯⋯於是頤指工人，不日構

亭其上。﹙蘇頌〈潤州州宅後亭記〉﹚
75 

﹙3﹚ 附廳西北隅，先有屋數楹，已故敗就摧，因令堂而新之，以備其所

為晏休。﹙穆修〈養正堂記〉﹚
76 

﹙4﹚ 嘗患其居宇之湫陋，賓至無所容，遂闢故址，革而新之。﹙蘇頌〈靈

香閣記〉﹚77 

 

北宋園亭記散文中提及園林是因襲舊園基址再造的例子不勝繁舉，所以可以知

道，北宋時期除了新作之園林，許多園林大多是在舊園址的基礎上重新修葺的。 

﹙二﹚著名園林和特點 

    北宋時期的私家園林多集中在汴京、洛陽或江南一帶，其中著名的園林亦不

少，現擇幾例加以介紹，以更具體呈現當代園林的概貌。 

1.富鄭公園 

    為北宋宰相富弼的宅園，位於宅邸的東面，出宅邸東門的探春亭即可進園。

而登上園林入口處的四景堂，則可顧覽全園之美景。園中以土為山，引水為流，

植竹為林。《洛陽名園記》中指出富鄭公園中的亭臺花木，皆出自於富弼匠心獨

運、巧思營造，「故逶迤衡直，闓爽深密，皆曲有奧思。」 

2.環溪 

    為北宋王拱辰的宅園。此園在南、北各開鑿一個水池，而在水池的東、西兩

端各以小溪連接，形成水流環繞當中一塊大洲的局面，故名環溪。主要的建築均

集中在大洲上，南池北岸建有潔華亭，北池南岸則築有涼榭。多景樓在大洲中，

                                                 
74 《全宋文》第 36冊卷 1573。 
75 《蘇魏公文集》卷 64，《全宋文》第 31冊卷 1339。 
76 《穆參軍集》卷下，《全宋文》第 16冊卷 323。 
77 同註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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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樓南望，則美景盡獻於前，此園的特點即是以水景和借景取勝。園中遍植松、

檜、花木千餘株，涼榭、錦廳宏大壯麗，李格非評論其為「洛中無逾者」，足見

其規模之大。 

3.湖園 

    原為唐宰相裴度的宅園，《洛陽名園記》中未提及在宋代是歸屬於何人。此

園的主體是一個大湖，湖中有百花洲，建有堂屋。湖的北岸又有大堂名四并堂，

堂名出自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

難并」78，寓意此堂兼具此四事。園內種植了大量的花木和成片的樹林、修竹。

《洛陽名園記》中記載：「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

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雖四時不

同，而景物皆好。」足見李格非對湖園的評價之高。 

4.獨樂園 

    為北宋司馬光的私人遊憩園林。《洛陽名園記》中記載：「園卑小，不可與它

園班⋯⋯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餘尋丈。」

可見園林規模不大。司馬光自撰的〈獨樂園記〉，對園林中的景觀設計有較為詳

細的描寫：園林中央建有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為

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為五，派注沼中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

若象鼾。自是分為二渠，繞庭四隅，會於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79從

司馬光的描述，可知獨樂園大量運用水流來造設園林景觀；此外，園內還種植了

美竹、藥草和各式花卉。 

5.滄浪亭 

    為北宋蘇舜欽遭貶移居蘇州後，買下城南一處廢園修葺而成。蘇舜欽撰寫了

〈滄浪亭記〉，敘述了構園的始末和園林景觀的設計，文中寫道：「構亭北碕，號

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于軒戶之間，尤與

風月為相宜。」80蘇舜欽藉由理水、栽竹，營造出園林簡遠的意境，呈現出水竹

亭堂的幽雅勝景。 

上面所列舉的五座園林，除了滄浪亭外，其餘四座皆記載於《洛陽名園記》。

周維權先生根據《洛陽名園記》的記載，歸納出李格非所描述的十九座園林，具

                                                 
78 《謝康樂詩註》卷 4。 
79 《司馬公文集》卷 66；《全宋文》第 28冊，卷 1224。 
80 同註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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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個特點81：其一，這些園林經常成為公卿士大夫們宴集、遊賞的場所，因此

園林的面積不會太小，園內往往有廣闊的場區，以容納群眾。如環溪：「園中樹

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為島嵨，使可張幄次，各待其盛而賞之。涼

榭錦廳，其下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其二，這些園林多以蒔花栽木著稱。如：

環溪「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天王院花園子「凡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

子」，松島「數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其三，所記諸園都沒有提及用石

堆疊為假山的情形，可見當時洛陽私家園林築山仍以土山為主。其四，園內建築

形象豐富，但數量不多，布局疏朗。建築物的命名均能點出該處景觀的特色，且

有意境蘊含，如四并堂、含碧堂、知止庵、環翠堂等。 

二、北宋園林的風格 

    北宋園林沿襲了中唐以來「壺中天地」空間設計的造園藝術，在一有限的空

間內，營造精巧完備的園林景觀，且更臻於精細，並於其中蘊藏了士人對天地的

情趣和生命情感。此時，北宋的園林亦多運用疊石造山、理水造景、養蒔花木等

造園技巧，來營造出簡遠、疏朗、雅致、天然這四種風格。82 而《洛陽名園記》

中所狀寫的諸園景觀，亦呈現此四種風格。 

    「簡遠」意謂園林景象簡約而意境深遠，園林造景不追求山水花木或建築等

的繁富，如司馬光的獨樂園即以「洛中諸園中最簡素」83，而名重於當時。另外

借助詩化或意蘊深刻的景觀題名，來創造出深遠的意境，此在洛陽諸園亦已能見

到。「疏朗」即是呈現園林空間的開朗氣氛，而洛陽諸園多運用水體來營造，如

環溪、湖園、獨樂園、呂文穆園等。而洛陽諸園亦多藉由種花蒔草來追「雅致」

和「天然」的園林風格，以修竹、美卉展現園林的天然氣息，亦成為文人雅士吟

詩歌詠或高潔人格的象徵。 

    《洛陽名園記》所載諸園呈現出北宋園林造景的四種風格，亦試從園亭記散

文來窺探其他士人園林的特點： 

 

﹙1﹚ 其地卻據峻嶺，俯瞰長江，北彌臨滄之觀，南摭新林之戍，足以窮

幽極覽，忘形放懷。於是建高望之亭，肆遊目之觀。睨多鳥於雲外，

認歸帆於天末。四山隱見而屏列，重城邐迤而霞舒。紛徙步而右回， 

                                                 
81 同註 29，頁 140-141。 
82 同註 29，頁 145-147。 
83 《洛陽名園記．獨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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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精廬於中嶺，倚層崖而築室，就積石以為階。⋯⋯設射堂于其左，

湛方塘於其下。虛楹顯敞，清風爽氣襲其間；椅岸縈迴，紅蕖翠莕

藻其涘。至於芳草嘉禾，修竹茂林，紛敷翳蔚，不可殫記。﹙徐鉉

〈毗陵郡公南原亭館記〉﹚
84 

﹙2﹚ 林木逶邃，左右迴合，前有池縱廣裁百尺，水色溶漾，風去如鑑，

飛梁跨越，渴虹下飲。池中有亭曰「凝碧」。後倚山曲折而上，凡

數十步。脅間有亭曰「淩雲」。周旋環視，群峰插天，相連無間。

噫！不出戶遊而所得之景如遊千萬裏外，思水則臨前池，思山則登

後亭。﹙富弼〈燕堂記〉﹚
85 

 

上列兩則文字，亦呈現北宋士人園林追求「簡遠」的風格，其園林景觀並無繁複

的設計；而園內建築之題名如「凝碧」、「淩雲」，則點出了該亭所觀賞之景物，

具有畫龍點睛之效，亦將園林主人的胸懷蘊含於題名之中，寓情於景，意蘊深遠。

北宋士人園林藉由「詩化」的題名所創造的意境，讓遊園者能領略神遊其中的意

趣。而「前有池縱廣裁百尺，水色溶漾」，則點出了善用水體使園林空間擁有開

朗疏闊的氣息；植物的虛實相掩，亦形成了此種氛圍，這即是「疏朗」風格的呈

現。此外，「紅蕖翠莕藻其涘。至於芳草嘉禾，修竹茂林，紛敷翳蔚，不可殫記」，

和「林木逶邃，左右迴合」，即是運用花卉草木的栽植，營造園林「雅致」和「天

然」的風格，當然亦蘊含其深刻的象徵意義。北宋園林力求與自然環境的契合，

如〈毗陵郡公南原亭館記〉中所言「倚層崖而築室，就積石以為階」，依循崖壁

來築室，以石為階，即是利用天然地貌來構園築室。「於是建高望之亭，肆遊目

之觀。睨多鳥於雲外，認歸帆於天末。四山隱見而屏列，重城邐迤而霞舒」和「脅

間有亭曰『淩雲』。周旋環視，群峰插天，相連無間。」則指出了園內建築著重

「借景」之設計，即收納、攝取園外之景，使園內園外兩相結而渾然一體。從北

宋園亭記散文中，亦可見到北宋園林呈現出的四種風格。 

三、北宋士人的園林生活 

園林融合了自然山水美景、士人的情志意趣，又是士人與友朋宴遊往來的居

                                                 
84 《徐文公集》卷 14；《全宋文》第 1冊，卷 22。 
85 《全宋文》第 15冊，卷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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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遊處環境，因而成為一個「可行、可望、可游、可居」86的空間。園林不僅提

供士人作為往來宴集的場所，也是士人悠遊自適的隱密空間。試從園亭記散文

中，窺探北宋士人在園林裡所從事的活動，為園居生活帶來了哪些多采多姿的面

貌： 

﹙一﹚遊賞集會 

遊賞是園林的主要功能，北宋士人常於良辰嘉節悠遊於園林之內，欣賞著園

內的山水景觀，讓自己有投身於自然之感，精神上也因此得以放鬆休憩。 

 

﹙1﹚ 每良辰美景，欣然命駕，眾從子弟，結駟相追，角巾藜杖，優遊笑

詠，觀之者不知其為公相也。﹙徐鉉〈毗陵郡公南原亭館記〉﹚
87 

﹙2﹚ 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

野老不至，魚鳥共樂。﹙蘇舜欽〈滄浪亭記〉﹚
88 

﹙3﹚ 若夫坐於堂上，則有遠峯在目，鳴泉入耳。時時觀魚之泅，聞鳥之

囀，竊感魚鳥之樂，幾動林壑之戀，此燕息之趣也。﹙祖無擇〈申

申堂記〉﹚89 

﹙4﹚ 每良辰佳節，與賓寮張席於是，極遊觀之樂。﹙劉公儀〈萬州西亭

記〉﹚90 

 

無論是徐鉉、蘇舜欽，或是祖無擇、劉公儀，在園亭記散文中所呈現的，都是暢

遊園林時的遊觀之樂。士人們在園林中讓耳目感受到了自然之野趣，甚至是魚鳥

之樂，似乎達到物我不分、與自然完全融合為一的境界。 

從園亭記散文中，可發現聚會雅集是士人在園林中最常進行的活動。 

 

﹙1） 若夫花飛而草長，竹陰而泉鳴，蟹魚果蔬，登臨據倚，醉歡笑歌，此

吾所以從賓遊也。﹙蔡襄〈葛氏草堂記〉﹚91 

                                                 
86 宋代郭熙〈林泉高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遊者，有可居者。」此雖是論山水
畫之語，但園林與山水畫均是追求自然山水之美，兩者之間有密不可分之關係，也互為影響，

故可作為園林境界之詮釋。可詳見第二章第二節「繪畫藝術的影響」。 
87 同註 84。 
88 同註 55。 
89 《龍學文集》卷 7；《全宋文》第 22冊，卷 935。 
90 《全宋文》第 24冊，卷 1043。 
91 同註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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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或賓從環次，鳴管揳瑟，釃酒均餌，歌呼瞑醉。此所以懌君之心意也。

﹙蔡襄〈杭州清暑堂記〉﹚
92 

﹙3﹚ 為園五十步，蒔植蘤木，以時節笑會賓友。﹙文同〈椊州中江縣樂閑

堂記〉﹚93 

﹙4﹚ 今作斯亭以壯郡國遊觀之勝，以資賓客宴饗之盛。﹙章望之〈登州新

造納川亭記〉﹚
94 

﹙5﹚ 傍有小池，竹樓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不倦。

﹙歐陽脩〈東齋記〉﹚
95 

﹙6﹚ 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蘇軾〈醉白堂記〉﹚96 

﹙7﹚ 君賞心樂事，擊鮮為具，召貴介公子、同僚諸英，注弦筈以引滿，擫

絲管以度曲，賽百嬌之楛矢，爭半先之弈路。中廚出乎豐饌，而千里

之蓴下豉；雕盤薦乎佳賓，而庭山之橘厥苞。白日已過，賓醉未去；

燭已見跋，主歌未晞。﹙章岷〈延射亭記〉﹚97 

 

園林是士人們雅集宴會的場所，從園亭記散文中可知，士人們常於園林之中共同

欣賞著美麗的景觀，並有美酒、佳宴、琴音、管弦的助興。士人們飲酒高歌、言

笑歡飲，多麼的盡情盡興，在這兒看不到他們為國事煩憂的情景，看不到他們為

榮辱得失而愁苦，有的只是一片歡樂的景象。因園林有開放性的空間，又兼有私

人聚會的隱密性，所以成為聚集言談的好場所。林秀珍先生指出，北宋文人集團

常在園林中宴集，並置酒賦詩以相樂，在北宋時代是蔚為風潮的。98 

﹙二﹚讀書養性 

    因為園林幽靜的環境，再加上園林是士人理想、懷抱寄託的所在，因此，士

人們亦希望在園林之中能廣增自己的智慧、修養自身道德，讓學識和品性都能達

到至善完美的境界。所以，北宋士人常在園林之中置書齋或藏書，以園林作為他

修身養性、涵養學問的地方。 

 

                                                 
92 同註 59。 
93 《丹淵集》卷 23；《全宋文》第 26冊，卷 1105。 
94 《全宋文》第 29冊，卷 1275。 
95 《歐陽文忠公集》卷 63；《全宋文》第 18冊，卷 741。 
96 《蘇文忠公集》卷 11；《全宋文》第 44冊，卷 1967。 
97 《全宋文》第 12冊，卷 478。 
98  參閱林秀珍：《北宋園林詩之研究》，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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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及即別墅華林山陽玄秀峯下，構書堂焉。築室百區，聚書五千卷。

子弟及遠方之士肄學者，常數十人，歲時討論，講席無絕。﹙徐鉉

〈洪州華山胡氏書堂記〉﹚
99 

﹙2﹚ 清江照軒，疊巘堆望，幾案琴酒，軒窗圖書⋯⋯﹙陳堯佐〈獨遊亭

記〉﹚
100 

﹙3﹚ 撥去幾案，宴嘉賓、友多聞，陶冶情性，發舒誠明，節適語默之宜，

均齊諠靜之觀。﹙胡宿〈潤州金壇縣清修亭記〉﹚101 

﹙4﹚ 既而賓客每至，則引於此，著古今之治亂，評人物之是非。有不學

古而能通時事者亦見之，以諮詢其利病焉。或公退客去，惟看書賦

詩，以為燕息之事。﹙祖無擇〈申申堂記〉﹚
102 

﹙5﹚ 公退則擁書隱幾，而坐考聖賢之事業以廣。﹙祖無擇〈袁州慶豐堂

記﹚
103 

﹙6﹚ 堂中儲書數百千帙，先生當前，子弟群植，考經義之微，咀文章之

華。若是者，吾所以學為業也。﹙蔡襄〈葛氏草堂記〉﹚104 

﹙7﹚ 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真

古之樂善者歟。﹙歐陽脩〈東齋記〉﹚105 

 

    園亭記散文呈現出北宋士人在園林中的另一面生活，常是擁書勤讀，以陶冶

其性情，或與子弟、學者互相研討學問，或是討論為政之道、臧否人物。對北宋

士人而言，園林不僅有遊觀、宴集的功能，更是他們涵養內在心性與學識的好處

所。因為園林的環境幽雅靜美，適合讀書修行。又因園林的山水景物與大自然相

仿，使士人置身其中時，有與自然相融之感，可忘懷俗塵瑣事，讓士人的心靈達

到淨化的效用。所以，在園林內修養內在學問與心性可得到更好之效果。 

﹙三﹚休閒自適 

    北宋士人在園林中除了遊觀、宴集和涵養學問、心性外，也有純粹暢情於園

林優美景色之中，只求適意自得的。 

                                                 
99 《全宋文》第 1冊，卷 23。 
100 《全宋文》第 5冊，卷 196。 
101 同註 60。 
102 同註 89。 
103 《龍學文集》卷 7，《全宋文》第 22冊，卷 936。 
104 同註 59。 
105 同註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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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蟲鳥幽幽，樹林暝色而煙歸，荷芰泛光而月來，此吾之所以閒燕而

自適也。﹙蔡襄〈葛氏草堂記〉﹚
106 

﹙2﹚ 及夫夏日，比室煩燠，方且披軒闥，據高涼，放蕩於無何，翱翔於

至極，蕭然而自適。﹙蔡襄〈杭州清暑堂記〉﹚107 

﹙3﹚ 登臨既倦，於是止而憩，偃而寐，起而吟詠以笑，圖書琴瑟，玩好

古玩，莫不具在。﹙富弼〈燕堂記〉﹚
108 

 

試看蔡襄和富弼於園亭記散文中所呈現的，是士人徜徉於園林山水景觀之中的閒

情快意。不論是悠遊觀賞園景、乘涼以自適，或是登臨、讀書、彈琴、欣賞古玩，

其所透露出來的均是一種悠閒自得的情懷。而這其實就是北宋士人喜愛悠遊於園

林的主要原因。 

從園亭記散文中，得以探知北宋士人在園林中的部分生活情景，無論是遊

賞、文人雅集，或是修養心性、廣讀聖賢之書，或是暢情自適於園景之中，都可

發覺北宋士人於園林中的生活是豐富多采的。富弼言：「不出戶遊而所得之景如

遊千萬裏外，思水則臨前池，思山則登後亭。」109正道出了士人們為何如此喜愛

暢情於園林的原因。也正因此，北宋園林遂大為興盛，亦促使了園亭記散文的大

量寫作。 

 

                                                 
106 同註 59。 
107 同註 59。 
108 同註 85。 
109 富弼〈燕堂記〉，參閱註 85。 


